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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籁 无 限
程大利

我离开南京以后，与乐泉先生面缘不多，心缘却常在。与他同事几年，结下友谊，留
下殊深的印象。每与友人谈及书法，首先会想到他。其实，何止书法，谈到艺术话题，我
也必然会想到他。

若在六朝，乐泉大约会是个“栖丘饮壑”的隐士。今天，他仍与都市保持着距离，喜欢
“心远地自偏”的生活。心法好，无处不可“隐”。乐泉隐于翰墨，逸趣横生，一颗静寂的心
幻化出的满纸烟云连一丁点的烟火气都不沾。书法深处的道理与自然一致。人，因为有
了社会性，所以就容易“不自然”，总想做给别人看，总是刻意地“端着”或者呈强角力地拉
开架势竞争。因此，“法自然”“师造化”成为后来的古训。无论古今中外，所有艺术的道
理都告诫人们，心灵的自然才是艺术的根本。艺术的功能也是帮助不自然的人自然起
来。赵孟頫说的“古意”，康有为的“真、朴、简”之论都是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意思。

“自然”是轻松、放下的大自在。大自在首先来自人格的独立。我与乐泉相处，从不
见他有丝毫的取巧。讷于言表，朴淡安静。他也从不会阿谀俯仰，褒贬不轻率为辞。这
绝不是城府，而是敦厚而至简的性情，如一潭至清的深水让人照见自己的影子。所谓“春
风大雅能容物”，便是乐泉的常态。我60岁后著文谈到笔墨深处乃是“静、淡、慢”三个字，
而乐泉年轻时已然是这种难得的状态了。

笔墨艺术“内修心而外益世”“抒胸臆以振斯文”、“益世”、“振斯文”是士大夫历来的
担当精神。两千多年来的事实是，人格越高尚，距离政治的“当下”越远，屈原、司马迁、苏
东坡都是如此，怀才不遇便会被所谓“边缘化”，而往往边缘化的人能成就艺术高峰。乐
泉在当代艺术界大概便属此类，也因此，乐泉的艺术高度远远未被人们认识。

技术之外的东西叫“格”，乐泉的格曲高和寡。既是氤氲的心象变幻莫测，又是笔笔
行云流水，步步可见莲花。可以说，他修的是“上等法”。汉魏间，人们已经知道境界之高
莫过于自然。故论及点画都用“千里阵云”“高山坠石”“万岁枯藤”这样的词句；至唐，韩
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极推崇赋情于笔，喜怒哀乐注入书中，这便是“自然”。乐泉修的功
是在几十年浸淫于传统和深厚的笔墨技法上，真正的“化”了前人，“万殊一相”，笔我合
一。他对艺术的认识突破了前人的窠臼，在其《书道说》一文中创造性提出，“书道启于三
个层次的叠进。一技法，二心法，三自然法。”，“由无意到有意，从技法到心法，乃至化心
法为自然法，万殊一相，物我两忘。笔即我，我即笔，两相圆融，此时，心障化却，意随笔
走，心智由此获得自由空间。灵光刹那显现之时，笔意绵绵，心相无限，笔下当可纵横无
碍。”正因为这种无为似有为的“定生慧”超然状态，使得他能抗拒社会庸俗的力量，保持
着人格的独立与完整。

放下，才是大自由，但放下很难。“功成名就”之后放下尤其难，只好将自己定型在一
种模式上，原地踏步惯性地重复书写。乐泉则不然，他年轻时在沪上办展就已得到书界
前辈惊人的评论，而他似乎并没在意，也没有借“势”而为。他深知“忘记自己”的“放下”，
才是真的自由。“创造有时也意味破坏与重组”，这是乐泉对学生的教导，有法无法，破法
而生，一切任其自然，正如他所说：“所谓创作，无非是心底浮现的花，风吹水绽，自成涟
漪”，此种境界正是得道的大明境界，这种快乐绝非局外人所能感受和见得。

艺术之途应是“体道艺之合，究圣哲之蕴”，这一体一究就是修为。品透前贤方有识
见，识见愈高，入境愈深。正如弘一法师所言“有出格见地，方有千古品格；有千古品格，方
有超方学问。”书法所浓缩的文化基因太过丰富，以至于规范人很严，要求人太高。品不
正，无从言书；格不高，更无所谓书法艺术，写字罢了。有两千年历史的书法早已形成自身
的艺术规律和成熟的艺术法则，且每位致力于书法美感的人都力图用一种不同的结构和
韵律来标新立异。“这样，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
极致。”（林语堂《吾土吾民》）。书法，应是中国人的艺术圣殿，是安顿心灵的地方。说到书
法的神圣，应该把心先掏出来洗一下，再说“澄怀观道”的事情。乐泉有段自白非常好，“由
此经历黑白之道的洗礼，生命在涅槃中得以重塑。书道，承载着一个无限深奥与永恒的世
界，如觉上苍与你沟通的心桥。其绵弥幽深的大朴大美之境，时时化映于觉者心性之玄
微，蒙养自强不息之生命辉光……迹本于心，婴心至纯；大道忘言，天籁无限。”

书家本色是诗人。乐泉诗心如水，绵延不息。“冷眼红尘生万象，长风吹我雁行高”
（乐泉《无题》），冷逸之心，跃然纸上。我搬新居，他送我“坐听隔江钟”五字。时时看看这
五个字，感受其透心的清澈。

每于灯下翻阅乐泉书稿，文中内容之丰富精彩，令人难以释手，读到会心处，不禁抚
掌击节。这本论道兼及书、画、诗合集，取了个禅意很浓的名字《白云无门》，典出东坡居
士“欲与白云论心事，碧溪桥下水潺潺”。
无尽的文思，读者阅后掩卷仍可回味。

我于书法和格律诗虽不能说是完全
外行，但浅薄得很，可谓“不辞小马拉大车
的辛劳”。要准确评说乐泉及其艺术，须
从他的心性说起，因为我懂乐泉，理解他，
尤其喜爱着他的艺术。

万殊一相 笔我两融
吴为山

二十多年前我与乐泉先生相识，他对艺术的真诚与用心、用
力、用意、用神，是在近乎于平淡与平常中体现。因为，艺术是他的
生活，精神是他的生命。故不求闻达，潜心于诗、书、画的艺术本
体，与其间探索生命的本质成为常态。

知道乐泉的人不多，因为声名并非他所追求。但是，好的艺术
要弘扬，所以中国美术馆举办这样的展览。

乐泉先生的书道作品，延展六朝遗韵，以秦汉、北魏三代为体，
千古帖学为脉，人格学养为本，意在参破，得以入化，故能涵养天地
万物之变，出古入新，或渊雅淳逸，或苍古幽深，或曼妙如散仙入
圣，品之如饮甘怡，回味无穷。

先生深得传统之蒙养，在笔墨的苍茫中，但见道之所存。他通
息前贤,“万殊一相”，笔我两融。他对艺术有己见，且独持，并践
行。其在《书道说》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书道启于三个层次的叠
进；一、技法；二、心法；三、自然法。”“由无意到有意，从技法到心
法，乃至化心法为自然法，万殊一相，物我两忘，笔即我，我即笔，两
相圆融……”正是这种无为似有为的超然状态，使得他能抗拒庸
俗的力量，保持着人格的独立与完整。

“冷眼红尘生万象，长风吹我雁行高”，乐泉先生清净无为，自
甘寂寞的品行，及其诗品的幽谷清趣，水墨写意的苍然幽深，为其
书道艺术增添了丰厚的艺术内涵与张力。

先生数十年默默地在诗的韵律、意境中追寻一个民族的文化
理想；在画的形象、形式中领会造化与心源，探究书与画的意象之
同；在文的写作中悟得古仁人之哲理、情思；在千数百家之碑帖中
品察线韵，及其天地和同之规律……，其艺术的精神境界，正润物
细无声般地影响当下。我说他低调，他说这是生活，是人生修行的
功课，无须惊动他人。也因此，乐泉先生艺术之高度为喧嚣的氛围
所遮掩。笔墨艺术“修内心而外益世”“抒胸臆以振斯文”，乐泉先
生的艺术展，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艺术家应该达到的清纯与高雅，也
为他提供了一个通过与业内人士及广大观众对话而被人们进一步
认识的慧缘。

书道源远，法随时易。从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
明尚态的书法审美历程，古代书法为人们生活与交流之必须，到今
天电脑普及，书法只为书法家和爱好者所为，人们不禁发问：书法
何去何从？我认为，书法的归宿在中国文化，在中国精神，在中国
人的境界，更在当代，在未来，在生生不息的时代生活……

相信乐泉先生的艺术会融入这奔涌的洪流，也感谢他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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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泉，号拓园，万千莲花斋。1950年生于南京。系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艺术
研究院·中国书法院首批研究员、中国书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主持拓园书道雅集。先后应邀在
中国美术馆、北京今日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河南省美术馆举办个人书画艺术展览。

出版有：《乐泉书法集》、《当代书法家精品集——乐泉卷》、《中国名画家精品集——乐泉卷》、《当
代画坛六人之约》、《白云无门——乐泉谈书道》等多种专册。

乐泉自幼酷爱诗、词、书画，游艺于斯，互晋互养。经多年不懈努力，终于取得不凡之成就。谢稚
柳先生1985年曾亲笔撰文评其书法：“书体多变，雍容回荡，自成面貌。近世书手殊难得也。”沙曼翁
先生亦在同年撰文介绍：“近人能将魏碑写活的，为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如乐泉勤于手，得于心，
当能与此相伯仲。凡真知书法者，当知吾语非妄也。”金兑庭先生认为：“南京的乐泉，不但保持了经典
的气质，还坚持了我所说的文化精神，表现了一个书法大家的品质。”

追 求 艺 术 本 真 的 书 法 家 乐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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